
捉迷藏，是我们小时候
最喜欢玩的游戏。夏天的傍
晚，吃过晚饭后我便和根顺、
娅秋等小伙伴一起在院里玩
捉迷藏。院子不大，大人们
饭后还要在院里摆上桌子喝
茶聊天，那也不影响我们在
其间穿来跑去，大呼小叫地
你追我赶。
因为捉迷藏有分工，快

乐程度不同，所以我们通常
都要先“猜丁壳”来决定谁来
藏谁负责捉拿。“猜丁壳”充
满了悬念，也是一个博弈的
过程，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开
始捉迷藏大战游戏，我们都
不禁跃跃欲试。一旦“猜丁
壳”决出输赢，输的人立刻蒙
上眼睛背过身，开始倒数五

个数；赢的人则马上跑开，各
自找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我们通常躲藏的地方有
院门后、水表井、隔断墙、煤
堆、小厨房，藏的人屏住呼吸，
大气不敢出一口，找的人则虚
张声势地喊着“还躲？我都看
见你啦，快出来吧，缴枪不
杀！”有时也蹑手蹑脚地慢慢
靠近对方藏身的地方，然后突
然一把掀开遮挡物，找的人
和藏的人都会同时哈哈大笑
起来。大人们受到感染，有时
也会加入到我们捉迷藏的游
戏中来，他们帮我们找藏的
地方，有时还不忘打掩护，脱
下自己的褂子给我们蒙在身
上，或是偷偷给我们指指谁
谁藏在哪儿，然后哈哈笑着
看我们被一一发现。

有一次，我被大人举到
了一只空水缸里躲起来，听到
外面小伙伴跑来跑去，就是不
知道我藏在了哪儿，我屏住呼
吸，深深埋着脑袋，不敢弄出

一点动静。大人们还拿着一
根劈柴时不时敲一下水缸，
喊着“藏好了啊”，我则悄悄躲
在缸里暗自“哧哧”偷笑。可
过了老半天也没见谁来找我，
就憋不住偷偷探出脑袋打算
看个究竟，却不想引得所有人
都“嘎嘎”大笑起来。原来根
顺和娅秋早就停止了游戏，正
坐在小板凳上和大人们一起
饶有兴味地等着看我从水缸
里露出脑袋的那一刻。
有一年夏天，学校组织

我们去乡下麦收。老师说要
让我们从小就体会农民伯伯
的艰辛，懂得一粥一饭的来
之不易。麦收的确不易，我
们收麦子的时候正值酷暑，
一个上午干下来，浑身上下
落满了泥土和麦芒，身上又
黏又痒，我们几个男生突然
就想偷着去村东的牛背河里
游泳。但学校早就有令在
先，严禁下河游泳，如果被老
师发现可就麻烦了。我们七

嘴八舌商量着怎么办，最后
一条自认聪明的理由被我们
一致认可：我们下河不是去
游泳，我们是去河里洗澡！
我们下河洗了澡，当然

也没忘“顺带”在河里畅游了
一番。开饭时我们收紧领口
和袖口，故意躲老师远远的，
唯恐被她发现身上有被水泡
过的白印儿。游泳消耗体
力，我们每个人为此都多吃
了俩圆白菜馅的大包子，好
在没有被老师察觉出异样。
虽然这次与老师的“捉

迷藏”有惊无险，但事后想想
还是很后怕的。万幸的是牛
背河的河床是缓坡，如果是陡
形的锅底状，那我们几个小伙
伴的结局还真不可想象。所
以还是应该珍爱生命，不游
野泳，时刻谨记安全第一。

捉迷藏
付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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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数名“驴友”擅自徒步

进入江西百丈山未开发山区探险

被困，经过救援人员18小时的艰

难搜救才被安全救出。“驴友”最

终承担了2万元救援费。笔者认

为，由违规探险者承担救援费合

理合法。

从情理上说，“驴友”因自身

的不当行为导致需要救援，就应

当为别人的出手帮助承担相应的

费用。从法理上说，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的规

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

有危险时，有权请求当地政府和

相关机构进行救助。”“旅游者接

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

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这一法律规定，旨在保障旅游者在面临危险时能够得

到及时救助，同时也明确了旅游者在接受救助后需要

承担的相应的责任，避免一些人滥用救助资源或者因

自身不恰当的行为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驴友”因违规而买单救援费用，此前已有先

例。2022年8月，有人独自在卧龙镇三道桥区域违

规穿越保护区核心区后失联。有关单位立即安排应

急指挥中心组织人员开展搜救工作。最终，该保护

区管理局按照规定，对其违规穿越保护区核心区处

以罚款5000元，并由其承担所有搜救费用。2024年

7月底，4名游客前往新疆尼勒克县旅游，擅自闯入

冰川无人区被困。该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警

后，第一时间启动救援，经过48小时艰难搜救，终于

在冰川无人区域找到被困游客。最终4名游客支付

了救援费用。

救援力量是公共资源，不能因某些个

体的违规操作被肆意挥霍。让违规涉险者

承担救援费，应成为社会共识。实施有偿

救援，不仅仅是让那些违法违规的人得到

警示、付出代价，对社会公众进行安全警示

教育，同时也能让有限的公共应急救援资

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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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工作，每天没有
太多的事情，只需要完成
老板安排的接人、送文件
之类的杂活。如果一天
都没有安排，那就待在办
公室清闲地过完
一天。
另一份工作，

每天都有很多事
情要做，其中不乏
一些有难度、有挑
战性的工作。从
上班一直忙到下
班，有时候甚至需
要加班才能完成。
如果没有生

活压力的话，这两
份工作，你选哪一
个？可能很多人
都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第一份工
作。清闲自在，没烦恼，
多好啊！第二份工作多
苦啊，生活是用来体验、
用来享受的，可不是为了
吃苦而来的。
以前，我肯定也会选

第一个，而现在会选择第
二个。第一份工作可能
每天上班不知道自己要
干什么，完全没有目的，
上班就是为了到点下

班。这种状态会
让人意志消沉，浑
浑噩噩，毫无成就
感和价值感。第
二份工作对于一
个内心有追求有
热爱的人来说，简
直是一种鼓励。
不必等待别人安
排任务，而是自己
主动想要去做事，
并且把事情 做
好。这样的工作
是充满动力的，这
样的生活也是不
乏快乐的。
有时候，无事可做不

见得幸福，反而可能是一
种损耗和折磨；有事可忙
也不见得一定辛苦，反而
是一种为着目标努力而
激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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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4年，当代女诗人蒋

明英的爱人赵尔寰、良师兼
益友王尔碑相继驾鹤西去，
对她打击极大。大雪节气一
周以后，当蒋明英老师笑容
可掬地出现在我眼前，吾心
甚慰。她已八十有三，除了
视力差点，记忆力、精神状态
还是非常不错的。
年轻时的蒋明英，因为

天生美丽，又会打扮，还当过
几回杂志封面女郎，于是人
送外号“蒋摩登”。
摩登，英语modern的音

译，现代的、新式的、时髦的
意思，在方言或特定的语境
内，有时不经意间又会透出
几分酸味儿。因此，已故诗
人王尔碑曾在评价她的同时
为 她 辩 护 ：“ 你 了 解 她
吗？——小学教师，教音乐
的，她写的诗歌编进了教材；
她爱学生，家长喜欢她；她爱
老人，婆婆也疼她。摩登，又
咋个哩？”事实上，这些还远
远不够。
蒋明英的摩登不仅表现

在爱美，也表现在爱文艺。
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
散文，她样样都来，且紧跟时
代脉搏，熬更守夜地创作，丰
收如秋。由于她后来的工作
与电影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一来二往，当红大明星
潘虹成了她的邻居和座上
宾。眼明手快的蒋明英糅合
散文、报告文学、影视诸元素
撰成《近看潘虹》一书，被时
任出版社编审的著名诗人傅
天琳看中而付梓，一度令洛
阳纸贵，再三重印，羡煞一众
旁人。
蒋明英未尝做过“诗人

梦”，却奇迹似的一直写诗，
从17岁写到47岁，出版了处
女诗集《石榴集》；63岁，又
出了《五月恋歌》；68岁，又
出了《寻找蓝丁香》；71岁，
又出了《三行诗集》。除了一
如既往的摩登如草蛇灰线，
隐于不言，细入无间，她的诗
里还有她的感情投射、生活
投影，显而易见，俯拾即是。
通过阅读她的诗集，读者甚
至陌生人完全可以“近看蒋

明英”，窥见一个有趣有料、
有盐有味的灵魂。

二
定期或临时的茶聚，对

于蒋明英来说，既是“朴素的
日子”，也是难得的良辰。同
朋友们一道“听铿锵京剧”，
“几碗淡茶 几把竹椅／一
张摇摇晃晃的方桌”，便足以
构建一座“只属于诗与友谊”
的快乐岛屿。

这“岛”上，就常有流沙
河先生的瘦削身影。1992
年11月21日，在成都大慈寺
喝茶时，流沙河将新出的《庄
子现代版》送给蒋明英，扉页
上签写道：“朋字之古文即鳯
（凤）明英留存”，然后在旁
边画了一个象形的“朋”字，
被蒋明英戏称为“画娃娃
儿”。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朋
字？这既照应了《庄子现代
版》首篇扶摇万里的鹏（《说
文解字》认为鹏就是凤），又

表明了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
朋友关系，一字而双关，微言
而大义。

2015年7月23日，适逢
大暑节气，成都正是难耐的
桑拿天气，73岁的蒋明英登
门拜访84岁的流沙河。言
笑之间，清癯而矍铄的沙老
将两年前出版的《诗经现场》
精装本签赠给蒋老师，称蒋
明英为“女士”，并云：“甲午
大暑之日驾清风来我家。”将
友人来访形容为酷热中的清
风来袭，胜却废话无数，正所
谓“君子约言”，赞美朋友于
蕴藉之中，善哉妙哉！

有时候，沙老又称蒋明
英为“诗家”（2007年2月27
日题于《流沙河近作》扉页），
对友人的文学成绩给予肯定；
有时又称蒋明英为“先生”
（2010年7月27日题于《流沙
河认字》扉页），崇敬之情溢于
言表；或者称她为“老友”
（2012年重阳节题于《流沙河

诗话》扉页），则对应着当时的
节日氛围、桑榆暮景……

三
逝水飞光，白驹过隙，一

晃，流沙河先生已作古5年
有余，我认识蒋明英老师已
经快20年了。

2005年夏，蒋明英通过
老诗人陈道谟转赠诗集《五
月恋歌》给我，陈老师希望我
读后可以写一篇评论。这是
我第一次知道“蒋明英”，第
一次拜读其书。
兴许是年纪跟兴趣的缘

故，片云孤鹤的我偏爱《五
月恋歌》里面的情诗，尤其
是《中秋夜》一首：“石榴红
了／故园的秋色从桥下飞
来／东瀛的玉色蝴蝶知道／
今晚 我在月光中等你／温
柔的风 多情的云／乘上梦
幻之舟／越过辽阔的海岸／
奔腾的浪花／无数的渔村
岛屿／我终于明白／世界上

最美丽的风景／原来是
你”。初看一遍，我就联想起
了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与郭六芳的诗
“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
画图中”，三者均具备苏联诗
人马雅可夫斯基界定的诗歌
的基本规则——“善于创造
距离和组织时间”。
同年11月，小雨间阴。

我得以陪同陈道谟先生，与
从成都乘车过来的王尔碑、
木斧、张湮、蒋明英等诗人聚
会。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
我第一次跟蒋老师碰面。她
高度赞誉了我的诗评，我们
一行7人聚了餐，合了影。
这一年，蒋老师63岁，我27
岁。转瞬十九载，一切恍然
如昨，又忽为畴曩；19年已
消散无迹，唯见月寒日暖，来
煎人寿。如今，照片上后排
的5位均已相继往生，只有
前排半蹲着的蒋老师和我还

能品味世间滋味、追思故人
风采。

四
十年之后，2015年2月5

日，拙著《绝代有佳人——女
性小品赏读》面世，我第一时
间打电话给蒋明英老师约见
面，其夫赵伯伯正在住院，只
好另定时间。

10日下午，我如约到省
城蒋宅送《绝代有佳人》。她
家当时在某著名电影制片厂
的家属区内。小时候在林场
观赏坝坝电影，很多片头都
挂有这个制片厂的大名，对
我们这群小孩来讲，简直就
是遥不可及的存在。记得蒋
老师正在看一部网络畅销书
《人生若只如初见》，说同样
是解析古诗，这书就比较通
俗易懂，不像我的《诗经里的
那些动物》那样“打脑壳”（费
脑筋），要旋看旋查字典。
第二次到蒋老师的家

中，已是9年之后的2024年
12月13日，蒋老师已乔迁新
居。新居宽敞了许多，还带
着一个别具洞天的小院子，
里面有鱼池、绿植等。我到
时，蒋老师已早早地用当归、
黄芪、枸杞炖好了一只鸡，味
道鲜美，据说是祖传的手艺。
蒋老师热情地叫我翻阅

她的影集和书架，说瞧得上的
尽管随便拿走，又称“一诗友
已拉走了一车线装古籍，你若
不拿下次怕就莫得了”。盛情
难却，我挑了十几本旧书、十
几张老照片。一面拣选，一面
听她讲述照片上的人物之故
事。其中有一张黑白的，尤其
珍贵，是两位川籍作家巴金、
车辐的合照，时间是1985年
11月2日，地点是上海，将近
40年前的留影。车辐也是蒋
老师的老朋友，他去上海拜访
巴老，然后拍照、加印，送了这
么一张给蒋明英。40年后，
机缘凑泊，蒋老师又将此照转
送于我。她语重心长地说：
“我想你收藏更有意义。”蒋
老师故交张天健先生的哲嗣
张起教授听我转述后认为：
“此话叫传承。”

是呀，这是一种文化的
传承，我一定会什袭珍藏。

女诗人“蒋摩登”
林赶秋

庭前雪花落，
一树蜡梅开。
寒香时有无，
伊人独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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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童年之四


